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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愿 挂 断 的 电 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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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 天 ，单 位 传
达室人员打来电话
说：“有你的包裹！”
啊？大脑高速旋转
后 确 认 ，从 来 没 在
网上买过东西且留
下 单 位 地 址 ，带 着
疑 问 ，我 下 楼 直 奔
传达室看个究竟。

没 错 ，包 裹 上
就是我的名字。再
看发件人地址是山
东 省 济 南 市 历 城
区 。 错 写 ？ 重 名 ？
回 到 办 公 室 ，仔 细
打量这个一本书大
小 、裹 了 牛 皮 纸 的
邮寄品。

历城？谁也不
熟 悉 ，是 什 么 宣 传
品？又不太像……
这是……

啊？怎么可能？
这 是 …… 啊 哈 ！ 我 几 乎 跳 起

来。
原来是一本书，一本我丢失的

书！
一个月前，接到去历城培训的

通知后，买了中午的高铁票。高速
而又稳当的车厢里，一些食品、一
部手机，营造出温馨惬意的旅程氛
围。

距离目的地还有一个多小时，
我从包里翻出了这本书。这是上
世纪 90 年代初，我在县图书馆购
得的一本知识类口袋书，内容涵盖
古 今 中 外 的 知 识。“ 什 么 知 识 ，只
有背下来才是你的”，基于这个理
论，我常常在闲暇时反复翻阅，尽
管不知道这些知识究竟成没成“我
的 ”，但 大 脑 输 入 的 东 西 多 了 ，坚
持思考着，也会自然精心组合排列
着，为逻辑力量的形成储备着，一
旦用得着，就随时会提取。

就 这 样 ，口 袋 书 一 页 一 页 翻
动 。 也 就 在 到 站 前 一 分 钟 ，“ 伯
伯 ，麻 烦 您 帮 忙 拿 一 下 行 李 箱
……”一 个 学 生 模 样 的 小 姑 娘 求
助。起身，收桌板，把食品一股脑
装进塑料袋中，那本书单独插进前
排座椅背面的兜里。

此刻车已到站，帮忙结束，我
也要下车了。把旅行箱取下，顺手
就把食品装进箱子，直到晚上用餐
结束，洗漱完毕，我才发现那本书
落 在 高 铁 上 …… 真 乃“ 无 巧 不 丢
书”。

培训结束后的日子，口袋里空
空如也，陪伴十几年的一本书就这
样彻底失联了。妻子问：“你那么
喜欢书咋还丢了？”

“完全是巧合。”
“那为啥食品没丢？”
……
之后的日子，我时常惦念那本

书。可我哪里会知道，那本书竟然
真的实实在在地回来了！这完全
是书的一场奇幻旅程……

是谁在这趟高铁上坐了这个
座位，在小桌板下的兜里发现了这
本书？然后交给了列车上乘务员
或别的什么人？是有人发现了这
本书后放回原处，而被另一个人捡
到？多种猜想，不得而知。捡到之
后呢，找了我的同行们吗？然后找
到了我的单位地址……但最关键
的是，发现书后没有置之不理，也
没有让书走进垃圾袋。这件事，让
我深刻地明白，无论是什么网、什
么数据的时代，善良的心才是核心
价值的底蕴，才是开启通向和谐社
会的按钮！

（作者单位：滦州市公安局）

曾 几 何 时 ，站 在 长 城
之巅，满眼荒凉，莽莽荒山
荆棘密布，杂草丛生，不胜
凄 凉 ！ 现 如 今 ，质 朴 勤 劳
的 山 区 人 民 ，用 辛 勤 的 双
手 开 山 筑 堤 ，在 连 绵 起 伏
的荒山上开辟出一层层的
梯田。那梯田不仅养育了
开 创 它 的 人 们 ，也 美 丽 了
山川，韵动了大地！

当你穿行在迁安北部
长 城 绿 道 上 ，就 进 入 了 独
具北方特色的山野梯田包
围之中。高低错落的梯田
绵 延 至 山 顶 ，那 层 层 递 进
的 坎 塄 ，那 随 山 就 势 的 曲
线，像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
响 曲》，时 而 高 亢 ，时 而 低
沉 ，那 是 一 首 对 劳 动 人 民
与命运抗争的赞歌！当你
行 走 到 半 山 腰 时 ，一 定 要
停下脚步，驻足远眺，会看
到 形 态 各 异 的 梯 田 ，由 近
及 远 ，像 是 海 浪 一 样 翻 滚
而去；近处山坳里的梯田，
平 缓 而 又 文 静 ，像 是 山 里
的姑娘羞涩地等待情郎来
幽会，在等待中，唱着那思
念 的 情 歌 ，低 婉 中 有 一 丝
甜 美 ；渐 渐 延 伸 的 梯 田 起
伏 在 山 坡 上 ，依 偎 在 山 村
旁 ，粗 犷 中 透 露 出 一 抹 柔
情 ，那 是 一 首 充 满 西 北 风
味 的 民 谣 ，带 着 深 深 的 浓
浓 的 对 家 乡 的 依 恋 之 情 ；
快 要 消 失 在 眼 际 的 ，是 慢
慢 放 缓 的 梯 田 ，顺 着 山 坡
缓 缓 而 下 ，融 入 山 外 的 平
地 之 中 ，那 是 即 将 走 出 大
山打工时吟唱的那首游子
吟 ，有 些 眷 恋 ，有 些 不 舍 ，
还 有 些 无 奈 ！ 一 路 走 ，一
路看，只要你用心聆听，就
会被这梯田为大地演奏的
乐 章 而 感 染 ，就 会 被 梯 田
的柔美中带着阳刚的线条
所 折 服 。 是 的 ，它 没 有 元

阳 梯 田 的 柔 美 ，没 有 加 榜
梯 田 的 壮 丽 ，没 有 龙 胜 梯
田的神秘 ，但 是 它 又 有 南
方所有梯田都没有的阳刚
和风格不一的乐韵！巍巍
燕 山 ，刚 健 的 肌 体 ，被 一
道道梯田的曲线刻画出一
丝丝的温柔；起伏的大地，
被一层层梯田的堆垒勾勒
出 迷 人 的 韵 味 ；寂 寞 的 山
村 ，被 一 块 块 梯 田 的 包 围
呈现出热闹的四季乐章！

勤劳的迁安人站在燕
山 之 巅 ，迎 接 风 尘 仆 仆 的
你 踏 入 这 多 姿 多 彩 的 梯
田 间 ，和 着 大 地 的 乐 章 翩
然 起 舞 ；热 情 的 迁 安 人 站
在 蜿 蜒 崎 岖 的 山 路 旁 ，引
领 神 采 奕 奕 的 你 攀 爬 在
无 数 的 梯 田 间 ，随 着 婉 转
的 大 地 音 符 尽 情 歌 唱 ；好
客 的 迁 安 人 坐 在 田 埂 上
的 老 梨 树 下 ，邀 请 尝 遍 人
间 美 味 的 你 品 尝 层 层 梯
田奉献的绿色无公害作物
的 独 特 盛 宴 ，让 你 敏 感 的
味蕾感受到天地人和谐的
美味！

（作者单位：迁安市公
安局）

从 窗 内 向 外 望 去 ，可 以
看到对面那栋楼的楼顶。

楼 顶 上 ，有 两 排 塑 钢 小
屋，墙体呈白色，屋顶则是蓝
色 ，在 刷 有 黑 色 防 水 涂 料 的
楼顶上显得格外扎眼。由于
角 度 问 题 ，我 始 终 看 不 到 塑
钢小屋的门。

每天早晨，打开窗子，对
面 楼 顶 的 所 有 风 景 尽 收 眼
底。

几只鸽子徘徊在右侧塑
钢小屋附近，有的昂首挺胸，
有的紧紧依偎，还有的，把脖
子歪到一边，头埋到翅膀里，
用 尖 嘴 当 梳 子 ，从 背 部 的 羽
毛 开 始 ，直 到 啄 遍 全 身 。 接
着 ，张 开 翅 膀 ，全 身 抖 一 抖 ，
羽毛瞬间蓬松起来。

鸽子们大都有着一身灰
色 的 羽 毛 ，间 或 白 色 、黑 色 、
褐 色 ，或 者 还 有 分 辨 不 出 的
颜 色 。 鸽 子 的 眼 睛 又 圆 又
小 ，像 是 两 粒 黑 豆 、玛 瑙 ，抑
或琉璃。鸽子的眼睛不像人
类或者猫头鹰那样分布在一
个 平 面 上 ，而 是 两 侧 一 边 一

个，分陷在红色的眼眶里，这
样 的 眼 睛 ，看 到 的 景 物 是 两
个 单 眼 的 成 像 ，而 不 是 两 只
眼 睛 形 成 的 图 像 。 所 以 ，鸽
子 必 须 不 断 移 动 自 己 的 脑
袋 ，以 便 获 得 景 深 的 信 息 。
这 就 是 鸽 子 在 走 路 时 ，拥 有
与众不同姿态的原因。只见
它每迈一步，脖子尽力拉长，
停 顿 两 三 秒 后 ，优 雅 地 点 两
下头，“咕咕——”叫着，像是
一位不把一切放在眼里的高
傲的绅士。

鸽 子 是 天 生 的 飞 行 专
家，它的身体呈纺锤形，流线
型体型可以减小飞行时的空
气阻力，扇形羽毛结构，则有
利 于 扇 动 空 气 。 它 飞 翔 时 ，
把 翅 膀 展 开 ，尾 巴 就 像 一 把
打 开 的 折 扇 ，让 飞 行 更 加 有
力。

不知道是谁打开了塑钢
门，鸽子们倾巢而出，扑棱着
翅膀，三五成群飞向空中，在
苍 茫 的 天 空 中 逐 渐 成 群 ，不
曾 想 ，它 们 逆 时 针 画 着 一 个
大圈，又飞了回来，直到鸽群
从 最 初 的 稀 松 零 散 ，到 变 成
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。

它 们 如 同 一 大 块 飞 毯 ，
在 自 己 卷 起 的 一 阵 风 中 飘
扬 ，转 眼 之 间 ，飞 过 我 的 窗
前。那绑在腿上的鸽哨迎风
响起，时高时低，不知是不是
风 儿 让 鸽 子 捎 来 了 春 的 消
息。楼下的桃花和丁香花开
了 ，粉 的 、紫 的 ，在 楼 前 悄 无
声息地绽放。

这 时 ，阳 光 从 东 侧 楼 栋
的 缝 隙 里 倾 泻 而 下 ，鸽 群 突
然 不 见 了 。 仔 细 再 看 时 ，一
片流动的彩霞竟在天空中移
动，那是五颜六色的光，正在
自由自在地翱翔。

鸽 群 像 是 钟 摆 ，围 着 塑
钢 小 屋 一 圈 一 圈 地 飞 翔 ，丝
毫不知道疲倦。终于有一只
疲 倦 的 ，趁 着 飞 到 塑 钢 小 屋
时，脱离队伍，快速忽闪着翅
膀，降落下来，在黑色楼顶上
踱步，从容地梳理羽毛。

大 地 一 片 静 寂 ，时 间 仿
佛静止，空气像凝结一样，就
在 这 阳 光 明 媚 的 清 晨 ，鸽 群
被 阳 光 暖 暖 地 包 围 着 ，自 在
而又惬意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
安局海港分局）

我对黄河总是有着一份深沉的情
愫。几年间，我曾多次沿着黄河行走，
感悟着这条伟大的母亲河带给我们的
震撼。

我曾自驾上千公里，到达位于巴颜
喀拉山的黄河源头。黄河源头是清澈、
柔美的，蓝天碧湖，雪山依依。黄河从
汩汩细流，汇成扎陵湖和鄂陵湖。湖美
得纯粹，宛若一块无瑕的美玉。我站在
湖边，天际浩渺。水在天光云影的变化
中 ，呈 现 一 种 翡 翠 般 的 绿 色 ，绿 得 透
亮 、醉 人 。 水 极 清 澈 ，未 曾 有 半 点 污
染。它们在风的吹动下，形成了漂亮的
涟漪。天忽晴忽阴，在晴的时候，湖面
的水就呈现蔚蓝色。和着天上的白云，
远方是层层叠叠的群山，呈黛青色，一
切都像是一幅水墨丹青。你会感觉时

空都静止了，一天，一年，一辈子，甚至
上千年，似乎这里都不曾有任何改变。
这种感觉，真的很奇妙。这里矗立着有
名的“牛头碑”，巴颜喀拉山如置眼前，高
耸入云，白雪皑皑。这里的黄河，就是一
个柔美、温柔的姑娘，缓缓轻歌浅唱。

从玛曲，我们到达贵德。这里素有
“天下黄河贵德清”之说。此时的黄河
水清澈见底，让人心里也清亮亮的。最
迷人的是兰州。阳光下的黄河像条晶
亮的带子，曲曲折折穿过兰州城。喜欢
站在中山桥上，静观黄河。此时，你的
脚下似乎有万马奔腾，黄河水从雪域高
原而来，带着一股清冽、豪爽的气息，
黄河边的水车“吱吱呀呀”地旋转。当
地人竟然乘坐着小小的羊皮筏，穿过湍
急的黄河，到达对岸去！我最喜欢“黄
河母亲”，雕像矗立在黄河边，她身体
侧卧，怀中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孩儿，守

护着兰州这座城。
到了川西，自然不能错过唐克黄河

九曲第一湾。观第一湾最美的是黄昏
时 分 ，当 夕 阳 一 点 一 点 变 红 朝 山 边 落
下 ，整 个 河 谷 笼 罩 在 一 片 金 黄 里 。 此
时 ，黄 河 蜿 蜒 ，山 川 壮 美 恢 宏 ，人 云 ：

“万涓成水汇大川，千转百回出险滩，
滔滔长流济斯民，力发黄河第一湾。”
此时的黄河风姿绰约，款款而来，像是
飞天的飘带，泛着日落的红光，蜿蜒前
行，尽情地展现着黄河母亲的雍容大度
之美。

山西的壶口瀑布，是人们唱响《黄
河大合唱》的地方。走近壶口，滚滚的
涛声中，瀑布如万马奔腾。黄河水，从
上游宽阔的河面上平静地走来，像个温
柔的大家闺秀。突然，桥床陡然变窄。
黄河水立刻如激怒了一般，腾起了数十
米高的巨浪，翻滚着，咆哮着，怒吼着，

奔腾着而来。那种气势，如群龙戏浪，
足以让人震撼，让人不禁吟出“黄河之
水天上来”的诗句。黄色的黄河水拍打
着黑色的岩石，涛声阵阵，让人观之心
潮澎湃。

在山东的黄河公园，我们看到黄河
奔腾入海。此时你会吟出黄河的颂歌：

“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，把中原大
地劈成南北两面。啊！黄河！你是中
华民族的摇篮，五千年的古国文化，从
你这儿发源，多少英雄的故事，在你的
身边扮演。啊！黄河！你伟大坚强，像
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的平原之上，用你
那 英 雄 的 体 魄 ，筑 成 我 们 民 族 的 屏
障。”

黄河，带给我们的，不仅仅是一种
百折不挠、奋勇当先的精神，更是一种
激昂向上的民族魂！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香 椿 是 一 种 分 布 比 较 广
泛的树，尤以山东、河南、河北
栽植最多，也都有吃香椿芽的
食俗。吃香椿，指的是香椿树
上刚刚长出的树的枝芽。有
人说：“一口香椿，一口春天”，
不吃到它就好像没有过这个
春天似的。

在河北平原上，刚进入农
历三月份，香椿树上就长出嫩
嫩的枝芽。记得小时候，在老
家 沙 河 河 堤 的 外 侧 ，成 排 成
排的垂杨柳开始吐出绿中带
黄 的 幼 芽 。 这 些 枝 条 ，在 微
风 吹 拂 下 ，随 风 摇 曳 。 在 这
一排排、一片片垂柳树间，偶
有几棵高大的香椿树。经过
这 些 香 椿 树 跟 前 时 ，除 了 空
气 中 透 着 的 柳 树 的 清 香 之
外，还夹杂弥漫着香椿芽的特
有香气。

那 时 我 们 这 些 淘 气 的 男
孩子们，在放学后，便带上自
制的扒钩，举着扒钩，钩住香
椿树上的细枝，用力一拧，只
听“嘎巴”一声清脆的响声，再
用力一拽，带着枝芽的香椿枝
就掉在了地上。然后，再把枝
上的嫩芽掰下来，放在一起，
带 回 家 让 父 母 或 烹 炒 、或 凉
拌，就着玉米面饼子，喝着玉
米面粥，那叫一个香！

其实，香椿的吃法是多种
多样的。可以将香椿芽择洗
干净，焯过水后剁碎，放在打
碎的鸡蛋液里搅拌均匀，做成

鸡蛋炒香椿。也可以将剁碎
的椿芽掺在切成丁豆腐里，放
上调料，做成香椿拌豆腐的凉
菜，当然也可以将切成段的椿
芽、菠菜一起放进开水锅里，
再淋上鸡蛋液，做成汤喝。不
管怎么吃，只要有香椿芽的参
与，就能吃出美味佳肴的滋味
来。正如我国当代散文家汪
曾 祺 描 写 香 椿 时 说 的 那 样 ：

“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”，可见
其鲜美程度。

久居闹市，面对紧张的工
作环境，喧嚣的城市人群，我
们时常怀念儿时乡下老家恬
淡、宁静的田园生活，和那个
纯真无邪的年代。

现 在 ，我 会 时 常 带 上 妻
子、女儿回到乡下老家。一是
看望日渐苍老的父母，一是享
受久违的农村悠闲清静。每
当 春 天 来 临 的 时 候 ，回 到 老
家，看到院子里栽种的那棵香
椿树，女儿总是嚷嚷着让我给
她弄香椿吃。当然到中午吃
饭时，我们一家三口和父母一
起吃上一顿清香可口的香椿
炒鸡蛋是免不了的。即使返
城的时候，也不忘带上些香椿
芽。回到城里后，将这些香椿
放到冰箱里，来日慢慢享用。

家，是生命开始的地方。
人的一生，都在回家的路上。
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心头牵绊
的永远是记忆深处的家乡，还
有家乡春天里的香椿芽，和儿
时久远的所有记忆。
（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）

母 亲 已 年 逾 古 稀 ，心 地 善
良，和街坊邻居关系都很融洽，
手脚勤快，身板也还算硬朗。父
亲去世得早，母亲不愿和我们在
县 城 居 住 ，一 直 在 乡 下 老 家 独
居。我们只好顺着她，随她高兴
就是了。

我 们 上 班 的 时 间 匆 忙 又 紧
张。只是周末的时候，回老家陪
陪母亲吃饭、唠嗑。平常时日，
给 母 亲 打 个 电 话 ，听 听 她 的 声
音 ，听 她 絮 叨 着 家 长 里 短 的 琐
事，听着她爽朗的笑声，也成了
每日的功课。

夏日的夜晚，母亲喜欢拿着
板凳，摇着蒲扇，在胡同口乘凉，
和 街 坊 邻 居 们 聊 聊 张 家 长 李 家
短的琐碎，消遣时光。

有一次，我晚上给母亲打电
话，电话接通之后，还没听到母
亲的声音，邻居王奶奶的声音已
通过电波传进了我的耳朵。“谁
打的电话呀，老大呀？还是老三
呀？”随后才听见母亲爽朗的声
音，“是三儿！”听起来，是先回复
了 王 奶 奶 的 疑 问 。 接 着 才 听 到

母亲说：“你王奶奶听见电话响
也闷得慌，有事吗？”王奶奶的女
儿在北京工作，每年回家的次数
屈指可数。

我怕打扰母亲聊天的兴趣，
忙不迭地说：“您又在院头聊天
儿呐！我没事，您和王奶奶说说
话吧！”

母 亲 又 高 兴 地 说 ：“ 还 有 好
几个人呢，有你婶子，还有你占
荣奶奶，还有你中强爷爷。”母亲
开 心 地 介 绍 着 。 中 间 还 夹 杂 着
中强爷爷有些嗔怪的声音：“你
把 这 几 个 老 家 伙 都 絮 叨 一 个 遍
了。”

我不敢插话，只是耐心地听
母亲说：“我挺好的，没别的事，
把电话挂了吧。”我赶紧接了一
句“没别的事，你们说话吧。”

母亲没有再回声。
我 通 过 听 筒 听 着 王 奶 奶 的

夸奖声：“还是你家三儿挂念着
娘呀！”

母 亲 骄 傲 地 回 应 着 ：“ 他 每
天都来个电话，单位上也忙，隔
几天就回来一趟，有时候，回来
就像火烧屁股一样，有时凳子还
没坐热，一个电话打来，抬腿就

走。”
中强爷爷随即接过了话茬：

“孩子们忙好呀，你像咱村的新
宝，三十多了，也不出去打工挣
钱，也找不到个媳妇，看把他爹
娘急得啊……”

聊天的话题转移了，母亲的
手 机 还 没 有 挂 断 。 我 不 忍 心 再
打扰他们聊天的乐趣，听着母亲
时不时地开心笑声，不舍地按下
了挂机键，却仿佛看到母亲还在
用手紧紧地握着手机。

有 一 次 ，女 儿 上 火 了 ，牙 龈
上起了个疱。一天晚上，我给母
亲 打 电 话 的 时 候 ，爱 人 正 在 身
旁 指 导 着 女 儿 如 何 用 淡 盐 水 漱
口 ，还 叮 嘱 女 儿 多 喝 水 。 我 当
时 是 开 着 免 提 键 的 ，母 亲 在 电
话 的 另 一 头 听 到 了 ，立 即 急 切
地问道：“孩子怎么了？哪里不
舒服了？”

爱人在身旁忙接过了话茬：
“妈，没事，她就是有些上火，嘴
里长了个疱。”

随即听到了电话那头母亲那
有些着急的声音：“买点冰硼散，
抹在长疱的地方，挺管用的。这
孩子，从小就爱上火，千万要多

喝水，真不让人放心……”
母 亲 有 每 晚 睡 觉 之 前 用 热

水泡脚的习惯，我怕耽误母亲泡
脚、休息，便催促母亲烧水泡脚，
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应答：“没事
了，挂了吧，挂了吧。”听语气还
是有些放心不下的样子，可始终
听不到电话挂断的提示音，只是
传来“哗啦哗啦”的倒水声和母
亲模模糊糊自言自语的声音，我
又依依不舍地按下了挂机键，却
好 像 看 见 母 亲 正 在 一 只 手 颤 抖
地往盆中倒着热水，一只手颤抖
地拿着手机不愿放下。

为 什 么 每 次 都 是 我 挂 断 电
话 ，母 亲 的 手 机 按 键 是 不 是 坏
了 ？ 带 着 疑 问 ，一 次 回 家 的 时
候，我用母亲的手机和我的手机
实际操作了一次，按下挂机键，
一切正常，手机没有问题。

我这时才如梦初醒，手机就
是 一 根 无 形 的 线 ，一 头 在 我 手
上，一头在母亲心中。哪怕是没
有话说的时候，母亲也不会按下
挂断的按键，在母亲心里，我永
远都是个孩子，是永远放不下的
牵挂！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□ 王青山

□ 王小松

□ 王南海

吃香椿
□ 郭军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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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刘大潮

孔大龙 摄 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）江湾花香


